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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所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家喻户晓，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璨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璨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本文拟从《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动作性和个性化方面入手，小议《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一、《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

《西厢记》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尤应注意到它语言艺术的多样性。

《西厢记》的语言的特色之一即是娴熟地运用典故。典故是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并且经过多次使用被不断加深含义的语言结构。借用典故极大的好处是能将无尽意蕴潜藏在极精练的语言背后,引发读者的想像和共鸣。《长亭送别》中出现了几处,【二煞】中,莺莺唱:“我这里青鸾有信须频寄。”青鸾即传说中能报信的鸟。李商隐也有诗云:“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此中即蕴含着莺莺盼张生频繁来信,怕他冷落、忘却自己的忧虑。借典故抒情的使用和鉴赏都需要广博的阅读背景,才能深刻体验到诗人、词人欲讲而未明讲的无尽情意。此外,化用前人诗句融入自己的意境之中,也能通过前人创设出来的“意”增强作品的“蕴”。另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这种手法运用的典例。典故的巧妙运用一方面能使《西厢记》的语言美妙精炼，短小而意浓；另一方面又能激起读者对于典故的无限想像和对《西厢记》的共鸣。

《西厢记》语言多样性之二还吸收了唐诗宋词的精美语言，使剧作语言富于文采性。如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的唱词：“[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化用唐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显然，剧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璨文采。虚词的使用使诗中落寞苍凉的韵味又上一重;而叠字的运用也有独特的抒情效果:《长亭送别》【叨叨令】中有:“熬熬煎煎的气”、“重重叠叠的泪”、“惶惶的寄”,叠加起来,真是字字血泪,句句深情,让人为之掬泪。《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唤的境界。

《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画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请看第二本《楔子》惠明和尚出场所唱：[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怎惹草拈花没掂三。这些成语口语俗语在曲辞中的穿插运用，既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又使曲子通俗易懂并且琅琅上口，使全剧达到华美与通俗的和谐统一。

《西厢记》语言的多样性还体现在雄浑豪放的曲辞和富有喜剧效果的话辞。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第一本第一折)这里把九曲黄河写得何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剧作中也有绮丽流畅的小词：“[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第三本第二折)。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殷的气氛。

以上是《西厢记》语言多样性呈现的几个明显的方面，异彩纷呈，目不暇接，如珠似玉，叹为观止。不同特点的艺术语言，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让人赞叹不已。

二、《西厢记》语言的动作性

戏剧是动作的艺术。黑格尔曾经说过：“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戏剧艺术对动作的重视决定了戏剧语言必须具有动作性。《西厢记》的语言符合戏剧特点，能和表演结合，具有丰富的动作性。

语言的动作性特点首先要能够推动剧情发展，激起矛盾冲突。在戏剧中，人物的对话往往反映人物的意图，并影响对方，促使对方对这种影响做出反响。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画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篇目。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请柬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找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找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他对诗的第一句没有解错，至于第二句“迎风户半开”的户，他知道指的是花园的“角门儿”，问题出在对第三、四句的解释，“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解作叫他跳墙，何况角门儿半开着，何必要跳过墙去！张生凭空脑海中生出“跳” 字，这真是可笑的疏忽。为了强调张生解错了诗这一个很能表现性格的观点，王实甫在剧本中反复地铺垫、衬托，像当红娘问张生对诗柬的解法有没有把握时，他回答：“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我那里有差的勾当？”晚上，红娘在打开 “角儿门”时碰见张生，再一次问他：“真的你来哩？”张生依然很自信： “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后来莺莺翻脸，红娘就在旁边嘲笑张生：“猜诗谜的社家，拍了‘迎风户半开。’”在“闹柬”和“赖柬”，“猜诗谜的社家” 猜错了诗这一个环节。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在语言上做了动作化处理，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

其次语言的动作性是要能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人物的舞台动作包括外部动作和内心动作，且内心动作往往是外部动作的动力。只有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内心动作，才能使外部动作合情合理。像第三本第二折的一段曲文：（红唱）〔普天乐〕晚妆残，乌云亸，轻勾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柬贴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决撒了也！厌的早扢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气的呵改变了朱颜。莺莺起初着意打扮，后来看到贴，便胡乱挽起头发，急忙按下妆盒，仔细品味来柬，跟着疑虑踌躇发作，从而把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展现无遗。

所以，戏剧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的静止而又刻板的念白，而且是能鲜明地表达人物外部动作和内心动作的语言。一个剧本的语言蕴含丰富的动作性，就可为演员的表演提供广阔的余地，演员就能凭借这些语言，想象出所扮演的角色的动作、表情和姿态，从而更好地塑造形象。

三、《西厢记》语言的个性化

老舍有句话说得好：“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优秀剧作中的精彩语言不仅表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而且往往还确切地显示着人物的性格。《西厢记》人物语言各具个性，张口见“人”，声容笑貌历历可辩，如对张生，抒写其胸襟，用开阔清丽的语言，显得洒脱而不俗；状其痴情，则常用夸张、感叹的词语，富有喜剧色彩。红娘的语言具有锋利、俏皮、泼辣的特色，俗语、成语常常脱口而出，这两个人物都被写得活灵活现，个性趋向外露。莺莺的语言则带有旖旎、凝重、蕴藉的特点。这是因为她在爱情的表露上虽然大胆，却仍具有相国小姐端庄、含蓄的一面，大胆而不失一定的分寸，性格比较内向。

品味人物个性语言有两个基本前提，一要通读全剧弄清人物的出身、经历和教养等；二要了解所谓的“规定情境”，这包括人物的身份、职位、跟周围人物的关系，以及他当前的心理状态和所遇到的问题。在《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张生在老夫人的威逼之下，被迫离开莺莺赴京赶考。莺莺、红娘、老夫人等在十里长亭为张生饯行。此时的莺莺，面对别离，声泪俱下地悲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这表现了她轻视功名，珍重爱情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红娘虽是莺莺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但由于丫鬟的身份和所受的教育，她的语言就表现出和莺莺决不雷同的特征。红娘直白的“怎么不打扮”到了莺莺那里就成了“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红娘的“姐姐不曾吃早饭，饮一口汤水”到了莺莺这里就成了“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一番话语既写出了贵族少女莺莺满腹离愁别绪、食不下咽，想到张生走后自己的生活将无滋无味，内心万分痛苦的心理状态；又表现出了人物之间由于差异形成的语言差别。

《西厢记》的语言个性化特点还体现在其唱词部分，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之呈现不同的风格。同为男性角色，张生的语言显得文雅，郑恒则鄙俗，惠明则粗豪。同为女性角色，莺莺的语言显得婉媚，如：〔混江龙〕落花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兰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莺莺是大家闺秀，她的唱词节奏舒展，色彩华美，感情含蓄，与婉约派词风相似。所以，朱权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红娘的语言则显得鲜活泼辣。作者让她的语言夹杂着俚语、俗语和日常生活用语，显得既质朴本色又生动活泼。

再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戏剧不同于小说或其他文艺形式，后者常常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戏剧则必须通过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口说话，以性格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西厢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通过语言对白刻画人物性格，无疑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一个特点。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西厢记》的语言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奴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无疑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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